
開放文學  -- 神鬼仙俠  -- 瑤華傳
第十回  嬌容莫辨真堪笑　武藝超群盡吃驚

　　調倚〔燭影搖紅〕詞曰：　　想相春容，不須對鏡，知嬌面。你窺我視，識鮮妍，惑煞旁人眩。

　　只認衣衫深淺，偶然間，直教難辨。親生嚴父，隨侍丫鬟，猶多錯喚。

　　嬌小纖柔，何來武藝，偏專擅。精嫻騎射，已心驚，縱躍還輕軟。

　　深透此中應變，赴疆場，竟難具選。癡呆觀者，狂喜王孫，哄然欽羨。

　　話說福王沉思了一回，道：「今日試武，乃郡主和丫頭們，本不叫外人觀看，幸而郡主們年輕小，也罷，准他們進來看罷。」

副史答應去了。

　　只見一隊騎馬的使女，引導著一輛小車飛奔而來，問是無礙子將到箭廳。福王正要站起身來，只見騎馬的各使女，將他遮護，

竟入帳房內去了。隨後四個小廝騎著馬，引著瑤華，馳驟而來，到箭廳前下馬，直上廳來。福王又見各女使從帳房走出，也上廳

來，俱穿各色宋錦小袖緊身窄襖，外罩猩紅一口鍾，各蹬小靴。遂令瑤華在旁坐下，那些婢女一字兒的站在背後，小廝們則站在滴

水簷下。

　　另有兩上婢女年紀又大些，福王便問：「這兩個大的婢女，是那裡撥來的？」瑤華道：「也是宮中所撥，因女兒們習練武藝

時，都是這兩個伺候，所以帶他們來。」福王道：「他們也會些武藝麼？」瑤華道：「只能騎射，別樣不能。」福王道：「也好，

如今先從那一樣演起？」瑤華道：「從騎射、步箭、彈弓三樣先演起，免得再換衣妝。」福王道：「就從馬箭起。」瑤華應了一

聲，遂率同這班婢女、小廝直下廳階，走入帳房裡去。福王已在正面案桌上坐下觀看，沒多一會，見各人俱卸去一口鍾，紮起裙

幅，都走出帳房來，跨馬往教場南頭去了。早有兩個太監拿著五個彩畫皮球，於馬道旁勻勻的擺下。福王一人孤零零，傳汴梁長史

同莊上令副各史，上廳答話。各人上得廳來，已見一馬飛出，就搭上一箭，射那皮球有三四尺高，一連五箭，箭箭皆然。這頭的馬

方得收住，那頭的馬又上馬道了，皆一樣手法，並無一箭虛發。福王傳令太監，稟知師父，說：「我眼力不濟，遠望不能清楚，教

他們收馬後，都到廳前來站一站，我好認識。」太監去了，只見帳房內走出一老婢，向收馬處去了。不多時，就有一個婢女來站著

報箭，福王又認不得，說道：「再喚一兩個宮內認識的人來，報我知道。」

　　太監又去了一回，只見帳房內走了兩個婦人出來，一個認得是殷彩霞，那一個也認得，是韓秋桂。福王道：「好，你們站在我

身後，來報箭的是誰，說我知道。」話言未了，又一個來報箭，韓秋桂道：「是宮女黃金釧。」福王見過，就下去了。抬頭見馬道

上的馬，如同走馬燈一般，並沒有停一刻，真跑得滑溜輕捷。這邊又來了一個報箭的，韓秋桂道：「這是郡主。」福王看一眼，就

下去了。一回又來一個，韓秋桂說是小廝柳枝。趕著又來了一個，韓秋桂道：「婢女梅影。」福王一看，道：「你報錯了，這又是

郡主。」韓秋桂道：「郡主穿的是黃錦襖，他穿的白錦襖。他倆個面龐原是一樣的，婢女們於宮中整天在一塊，沒有留心得穿甚衣

服，往往也要認錯。」福王道：「這又奇了，天下一樣的也有，等到見面，總有些兩樣，那有竟不能分別的？」

　　以後報箭其多，不能悉數。忽見子女們都上廳來，馬道上已沒有馬上來了。福王道：「馬箭完了麼？」瑤華上前回道：「馬箭

每人三趟，都遍了。」福王道：「如今演甚麼？」瑤華道：「射步箭，再打彈。」福王道：「好，就是這樣。」

　　殷彩霞在旁，瑤華將眼對他一看，彩霞知覺，遂對這些長史們道：「你們老爺們好站下廳去伺候，讓郡主們射箭。」遂哄的都

下去了，又將福王的案桌向東擺了，以便看箭的架式。只見白於玉拿著個靶子，是一根竹竿，上頂著一個鐵圈，將五色纏了中間，

懸著一個小金鍾，沒有酒盅大。黃金釧也拿著一根竹竿，上拴著十多條五色線。福王道：「這是什麼用處？」金釧道：「是射鴨舌

箭的靶子。」福王道：「這怎麼射？」金釧道：「要把這線勻做三次射斷了，才算合式。」福王搖頭道：「難、難、難。」遂下令

一個太監前去安設。

　　又見兩個太監拿了一把小竹筒，在那對面牆上，排排的一字兒釘著。福王又問：「這釘的竹筒何用？」瑤華道：「這是打彈丸

的靶子。」福王道：「怎麼一個打法。」瑤華道：「要將彈丸個個打入這竹筒裡去，落一個下來便不合式。」福王咋舌道：「更

難，更難。」於是這些子女，各挾弓箭，挨次上廳來，先是瑤華第一個開射，拿的是襆頭響箭。弓開箭發，只聽得箭聲響，到靶子

上，又是精的一聲，這算射中了，以後箭箭皆然。一個個挨排射去，難得一箭不中的。不一會都已射遍。

　　又射那線靶子，就有一大群小丫頭跑下去，躲在靶子旁邊，射一箭去，就有一段斷線繳來。這一大群小丫頭，足不停留的跑個

不住。間或也有空的，大約不出三箭。那些下邊看的人都說：「我們也學過騎射，那有這樣好準頭。」沒一個不傾心誠服。轉眼間

又都射遍了，彈丸也是沒一個打得不合式的，遂各下廳，到帳房裡休息。又見幾個太監，拿著一尺來長的竹籤，在地下一對一對的

釘著，共釘有九排，每排約來釘了五六對就不釘了。又在箭廳後，搬出高高低低的板凳五六十條，先從矮的擺起，一條板凳間著一

對竹籤，越擺到後邊越高了。結末了兒，一條板凳就有三尺多高，也是九排。福王道：「這是什麼工夫」韓秋桂道：「這是練縱跳

手力的。」福王道：「這些工夫不要說沒有看見，也沒有聽見人說過。這師父實在出奇。」

　　正說著，瑤華領了一班子女，從帳房裡走上廳來。福王一見，又換過妝束了，一個個都是青窄袖小襖，青細膀褲，青緞子尖

靴，青縐紗大包頭，頭髮都挽成懶梳妝，簪環釵朵盡行卸除，腰間束著暖腰，走近前來道：「請王爺到馬道上，去看縱跳板凳。」

福王立起身來，走到板凳之前，見這些子女們一個個縱過板凳，兩手拔起兩根竹籤，跳過一條又一條，沒一個遲鈍的，轉眼之間拔

完了。各人又於膀褲統內，抽出兩根鐵條抓住粉牆，身子也貼上牆去了。有的縱上箭廳屋，有的縱在柳樹上，也有跳在大高牆上，

宮內房屋上，一霎時沒了影兒了。但看見箭廳上，這個在青襖裡扯出兩幅大襟來，將鐵條穿在夾層裡，兩手執著，猶如兩個翅膀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憑空一閃也上柳樹上去了。柳樹上的又到屋頂上來，有時牆上，有時屋上，滿空亂飛。看得眾人眼花頭暈。也辨

不出是那一個。呼的一聲響，齊齊的都落在地上，灰塵也不動一點。

　　那兩旁的人，看到得意之時，齊聲喝采，喜得福王雙腳亂跳，急呼令史取預備的禮物來，令史聽說，飛奔的去了。瑤華們一個

個走上廳來，站著一邊，福王摸著瑤華道：「我的兒，你真好武藝。」這個道：「王爺，奴婢是梅影。」福王回頭一看，不覺大笑

起來，原來瑤華在他身後，因此時同是一樣的服色，從那裡分別處。已見令史將賞犒銀錢物件，分作兩扛抬來。福王令殷彩霞先取

尺頭四個，黃金錠兩個，白金錠兩個，送與師父。又令白於玉取一份送與瑤華。白於玉取了，持到瑤華面前道：「王爺說送與郡主

的，請收了。」這個撲嗤的一笑，道：「我是梅影，郡主在那邊。」福王聽見，又大笑起來，眾人問起情由，也笑個不止。又令將

賞與小廝們的東西，兩個尺頭一個小金錠，一個小銀錠，令白於玉檢出送去。又令殷彩霞檢出賞與婢女們的東西，也是兩個尺頭，

一隻金鐲，一隻玉鐲。又令一分一分送去。那些都送了，只剩梅影這一分，他就看相了半天，送到一個面前，道：「王爺賞與你

的。」那個說：「我已有了。」那邊一個道：「梅影在這裡。」眾人聽了又笑將起來。

　　各人都向福王叩謝，黃金釧、白於玉兩個上來代無礙子道謝。福王站起來道：「致意師父，不成敬意。」兩個才要轉身，福王

忽又叫住，又問令史道：「這兩個我竟忘了，不曾備得東西，你們速速照辦兩分來賞他。」令史應著飛也似去了，他兩個重又叩

謝，才上復無礙子去。這裡瑤華又率領子女們，各持器械又下廳去了。福王令移一張椅，坐在滴水簷口觀看。只見有個捧著雙刀，

在廳前舞將起來，愈舞愈緊，緊到連人都看不見了，有時連刀連人舞在空裡，離地有三尺多高，忽地將身一縱，但見一道白光，縱

向箭廳後去了。

　　又見一對持槍持棍的跳舞上來，放對廝殺，絞做一團，沒有絲毫空隙。當見持槍的忽地跳出圈子，將槍尖看個准，望那持棍的

當心搠去。但見那持棍的將棍一點，連人跳往廳後去了。又見一個使叉和一個使大刀的放對，也甚駭人心目。又見一個使流星錘



的，獨自一個使上半天，那根拴流星錘的五彩繩，竟同鐵棍一般，自己將身在繩上跳躍。突然跳出一個拿著腰刀的，去砍那繩子，

旁人見了，竟似必定要砍斷的樣子。那知拿流星錘將繩頭一鬆，那把刀早被繩子卷住，往廳後只一撂，連人都撂去了。那使流星的

仍然一個再耍，不防突有七八個人，各持長槍大刀，一齊擁上，搠的搠，砍的砍。那使流星的一些也不忙，將繩一緊，縱起身子，

特向這些刀槍上這麼一繞，七八個人手中所執的刀槍，盡卷在繩內了。於是一齊奔回。忽見斜刺裡，有匹空馬衝上馬道來，那使流

星的丟了繩子，飛奔趕上前去，離馬還有四五尺，一縱上了馬，背後邊又一個也是飛奔向前去，把那馬上的一揪，往外一撂，自己

就飛上馬背，星馳的去了。恰好下邊又一匹馬跑上來，這撂下去的人隨手一揪，貼准一個著把踏鐙皮條揪住，也上了馬背。一個跑

上，一個跑下，兩個相遇即在馬上掉了個過兒。廳後又有五六匹馬都上馬道來，也有持刀，也有持槍，各在馬上跳舞。看得福王贊

不絕口，兩旁的人也個個驚心駭目。福王心上忽生憐惜，連連的遣人下來說終止，遂各縱馬，回到帳房邊，都下馬來，入帳房休

息。早有馬牌子趕來。將馬拉住，太監們又來收拾器械，看的人也漸漸的散去。

　　忽見帳房開處，無礙子一輛小車推將出來，眾使女上馬，簇擁而去，獨瑤華上廳來稟了一聲先走，遂在廳前上馬，仍有四個小

廝騎著馬，前導引去。福王亦即乘轎而回。

　　天亦將晚，福王到得上書房，而瑤華已領一班子女，換了服飾，來請晚安了。福王便令陪膳食。席便問瑤華道：「這些技藝，

你們怎麼學得這樣快？」瑤華復道：「都是五歲上就學起，所以比別人來得快。」福王道：「這樣工夫也就去得了。」瑤華不語，

抿著嘴笑，向眾人看，眾子女也是抿著嘴笑。

　　福王疑心道：「為何都笑起來？」瑤華道：「今日的武藝，只有騎射同拔簽是真實工夫，那些好看的，師父早知王爺回來要

看，，所以卒然演就的，這不過眼前好看，與真實工夫一些也不相干。」福王道：「怎樣是真實工夫？」瑤華道：「師父的本領全

在運氣，次即縱跳。」福王道：「運好了氣便怎麼？」瑤華道：「能運精了氣，刀劍上身都不懼。」福王道：「如今你們能也不

能？」瑤華道：「也有兩三個不能。」福王道：「怎麼樣就算能了。」瑤華道：「如在一條窄巷裡，兩邊排列著人，各持刀槍棍

棒，不住手的住下敲打，能夠從底頭打出外邊去，這就算成功了。」福王道：「這都是性命相關的事，你如今自然是能的了。」瑤

華道：「法子都曾講究，師父說：人還不曾長足，故未曾試過，俟長足了，才敢演試。」福王道：「也說得是。此間莊子，得你們

這幾個長成了，我還怕什麼。」

　　瑤華道：「師父說：我們外邊住的佃戶，倘遇年歲荒欠時，就可將他們養贍教練起武藝來，壯健的可得一千人，少年的可得四

百人。得這支精兵，勝似京營中所養的遊手好閒而充數者，不啻十倍。」福王點頭稱善道：「現在朝中，都是魏忠賢當事，凡有用

之才，一概退去了。山陝荊襄一帶，盡是流賊橫行，將來不知是何光景。我意欲將汴梁的庫藏，都運到此間，到可無慮。」瑤華

道：「汴梁王府，只算得關門吃飯的一家富戶，若有些不靖，只好雙手捧上求其全生，恐還不得。」福王道：「這也是一定的。待

我回汴梁，再打算搬運兩三庫金銀來收貯。」

　　說得高興，開懷暢飲，樂不可支，正要出題目叫他們做詩，忽有守門太監來回道：「長史有要緊話來面稟。」福王道：「著他

進來。」不一會，長史到身邊，稟道：「方才接到汴梁的令史書信，說有旨意宣召王爺。耳聞得奢崇明復叛了。」福王聽說，不覺

把一天的高興多丟了，便道：「既有旨意，明日便得起身，你可先自料理起來。」長史應命而去，福王亦即罷膳，打發瑤華們入

宮，又傳莊上令史，分派了一大些事，然後安寢。心雖不樂，而不能改其毛病，仍令往常承值的來適興。

　　瑤華於次晨起個清早，梳洗停當，打聽福王起身，便過來請早安。福王道：「我這一去，又不知多少年，你在家好生率領著這

些子女，習學文武技藝。你們的詩，雖已做得好了，但學問無窮，只靠著家門內幾個揣摹，始終不廣。我聞得汴梁一帶，能詩者甚

多，應該立起一個閨秀詩社來，彼此均可有益。我且到汴梁，代你做篇徵啟，遍處傳來。凡有閨秀來我莊上入社者，都要好好接

待，少不得鄰近數百里中，翕然都來了。」瑤華應諾。

　　一面擺膳畢，外面已稟齊集。無礙子已遣周青黛、薛比鳳出來代送，福王致謝了，仍令瑤華進去，道達一切，都仗師父照料，

回來再謝。瑤華進去說了，復身來稟福王道：「師父致意王爺，此行不過一年多就可回來，不必擔憂莊上的事，但請放心，自然代

為料理。」福王稱謝，方欲起行，忽又記起一事，對瑤華道：「汴梁宮中的你的嫡母處，我已說明，往後也必問候。」瑤華應諾，

仍送至上書房隱門邊，福王就打發回來了。莊上的事，都料理得明明白白，然後啟行，回到汴梁。這福王專愛躲懶，只推日子不

好，在宮裡延挨。王妃徐氏少不得盡情起奉，每值酒筵，必問瑤華在家作何持家，所習何事？福王遂把歷試文武技藝說了一遍，徐

氏雖然答應，心只是不信。福王知覺，便道：「你疑我偏向，過意誇獎他麼？你不信，可傳長史來問，是真是假，就釋疑了。」徐

氏真個傳了長史並隨去的家丁們來向，無不極口稱贊，連不曾去的人都道他們是眼見，奴子們是耳聞，也聞得多久了。徐氏方始信

實。福王又請個飽學，代瑤華口氣，做了一篇徵詩啟，刊刷了整千張，遍送汴城內文武各官。並囑令轉送遠近縉紳士庶。這一傳，

引得這些閨秀，欣慕之心躍躍欲動。又將金銀庫藏運送莊上。尚欲延挨，大吏又奉到旨意催促，隨即來王府啟請，福王無奈，只得

就道。

　　到得京中，恰值天啟皇帝晏駕，傳位於胞弟信王，改元崇禎。福王正好成服。這崇禎皇帝十分敦篤親誼，詢知福王是叔父輩，

時時召見。且因天下不靖，採訪從前征戰之事，提起奢崇明一事，福王曾監過軍來，得知底細，遂一一奏聞。崇禎皇帝又檢出石柱

女土司秦良玉的告急本章，令福王閱看，深歎該土司忠貞

　　命。福王觸動瑤華，便奏道：「臣女瑤華，亦習有文才武藝，惜尚年輕，不然也可與國家力。」

　　崇禎聽了也甚稀罕，便問今年多少年紀？福王奏道：「今年才十四歲。」崇禎道：「可曾擇有郡馬？」福王道：「尚未議及。

」崇禎道：「妹既有此才華，不可輕易許人。待他十六歲時，即送來京，朕當親為擇配。」福王隨謝了恩。

　　正要說下去，邊報又到，崇禎即時詔拜兵部侍郎李建泰為大將軍征剿，仍令福王監軍，從權釋服趨吉。福王亦即陛辭，回到寓

邸，即將出征緣由諭知府中莊上，概令成服。並將召見新君，曾將瑤華的事奏明，秦旨意到十六歲上送京，聽候皇上擇配，一一諭

知。差個軍營武弁，星夜馳寄。遂即監著兵將，往四川去了。

　　再說瑤華自福王起身後，方把諭知宮中嫡母，已知有我在莊，往後須時時啟請問安，並許將汴梁庫藏，再撥到莊存貯，又設立

詩社，以廣學問，一一告知無礙子。無礙子道：「宮中嫡母既已知道，以後凡有書信往為，俱要專啟請安，不可怠忽，致失禮節。

庫藏撥來，也是一樁大緊要事。」自此無話。

　　隔不到二十日，令史傳進，天啟皇帝大行。無礙子傳令，依上兩屆承辦。旋有差官到來，將福王的諭帖傳進，瑤華與無礙子看

了，即時令瑤華寫個家信稟復，即交來差持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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